
●美　学

　　———关于“生活美学”（笔谈）

　　主持人语：目前，“生活美学”已经成为了全球的最新美学思潮，国际美学界在拓展美学疆域的
基本路数上是一致的。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做的工作是呼吁美学回到日常生活，并将这

种美学称之为“超越美学的美学”，也就是超逾“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在波兰举办的第 １８届世
界美学大会上，当韦尔施重提“超越美学的美学”话题之时，却得到了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

特的反驳，但伯林特要求美学走向环境与韦尔施主张美学回到生活其实是殊途同归的。然而，生活

美学并不像艺术哲学和环境美学那样是由西方美学家提出并占据了主导的美学思潮。东西方美学

家几乎共时性地提出了“生活美学”的理念，而且，中国美学传统自本生根地就是“生活美学”传统。

刘悦笛邀请国际美学协会前任主席柯提斯·卡特主编的《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英文文集，就致力

于在全球范围之内、在东西互动之间来共同推动生活美学的进展。刘悦笛指出生活美学是东西方

异曲同工创造出来的，它有着东西方两种哲思资源，但也面临着挑战，需要加以积极应对。赵强进

而指出，晚明时期生活美学的要义就在于以“受用清福”为旨归的生活观念的生成，以营构艺术化、

优雅化的日常生活情境、增进世俗日常生活的快乐为旨趣。

（本期笔谈特约主持人：刘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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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超越美学的美学”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文）１，张蕴艳（译）２

（１．德国席勒大学 哲学系，柏林 １０５８７；２．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１９９５年，在第十三届拉赫蒂世界美学大会临近
结束的时候，我发表了题为《超越美学的美学》的演

讲。它似乎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因为第十九届克拉

科夫（２０１３年７月 ２１日—２７日）世界美学大会的
方案体现了我当时提出的一些观点。正因为如此，

会议的组织者克里斯蒂娃·维尔克斯泽斯卡（Ｋｒｙｓｔｙ
ｎａＷｉｌｋｏｓｚｅｗｓｋａ）才建议我在一个专题讨论会上重
新审视“超越美学的美学”的话题。这便是我们接

下来所要做的事情。

首先让我简要解释一下我在 １９９５年当时的想
法，然后我将考虑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修正它。

１９９５年我所想的是，美学学科应该超越狭隘的
艺术框架的限制，将艺术之外的审美现象也纳入到

思考的范围：这包括了科学、政治、经济、设计、生态

和生活世界等等。美学应该探讨和涵盖审美现象的

全部领域，给出关于美学的充分解释。

那时我对通常缩小美学框架的做法非常不满。

最初，美学之父鲍姆加登建立的美学是涵盖了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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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现象的（比如甚至包括根据飞行的鸟类得出

的预言）。然而，不久之后，随着康德、黑格尔和其

他人的出现将美学限定于美和艺术的观点，这一限

定至今仍盛行着。

不过，在我看来，同时引人注目和令人不安的是

随着２０世纪先锋运动的发展，艺术本身已经走向了
相反的方向。它们超越了将自身封闭起来的艺术自

律的金色牢笼，致力于追求艺术之外的现实———政

治、伦理学、工业化和生活世界等等。

于是，看上去荒诞可笑和自相矛盾的是，据称要

忠于艺术的美学学科，仍旧单纯着眼于艺术，好像艺

术仍然是自我封闭的。这种传统类型的美学盟主显

然错过了一种超越金色牢笼的艺术转型，错过了一

种向艺术之外的现象敞开的艺术。

可以肯定的是，其他论据也支撑了向超越艺术

的审美现象开放的美学：近来认识论对形成和塑造

现实审美元素的作用的洞察，或生活世界中审美造

型重要性的日益增强，所有这些现象都冠以“审美

化”的名号。仅此一点就使开启一门超越有限艺术

领域的现象的美学具有了合法性，甚至得到了加强。

但是我认为，即便是传统美学家也不得不接受

唯一和决定性的论据是艺术自身的改变。艺术已经

变成了超越艺术的艺术（即艺术超越自律论的艺

术），因此这种超越美学的美学转型是必须的。否

则一个人将只能嘴里假装说着艺术而事实上却忽略

它，他说的只是关于他自己的过时艺术观。

今天这样的状况再过将近二十年会怎样呢？在

我看来，艺术和艺术家自身已更多地转到了超越艺

术的艺术的方向。他们非常怀疑与自律观和自足的

作品创作绑定在一起的传统的（西方的）“艺术”概

念。艺术家宁愿尝试介入非艺术的语境，或强化我

们的审美感觉，或发展新的审美实践和策略。

我想说仅有两种可能性：第一，艺术家较少地在

传统意义上进行创作，而是倾向于介入过程之中。

对于这一点，艺术家既可以开辟新的进程，比如就像

约瑟夫·博伊斯（ＪｏｓｅｐｈＢｅｕｙｓ）在 １９８２年第七届文
献展上展示７０００棵橡树的举措，或者可以介入已经
存在的社会进程（微创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艺

术本身屈从于终将有其自身路线的过程。经过一段

时间之后，人们将不会知道或能够认识到，艺术已在

某个时刻参与其中。当代艺术家通常只是改变一下

眼前的东西，或创作最终以消失和变得不可见的方

式来实现自身的偶然和转瞬即逝的事物。卢修斯·

布克哈特（Ｌｕｃｉｕｓ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所创造的与设计有关
的贴切短语“好的设计是不可见的”同样适用于这

些介入主义的艺术。

这种向过程转变的大背景是一种普遍的转型，

在认识论、哲学和许多其他文化取向的分支中，即从

试图站在物质的层面来理解世界转向将其感知为过

程的集合。在日常思维中物质仍居于显著地位，但

在科学和哲学思想中，同样也在我们文化的自我理

解中，过程则获得优先权。我们正进行着从物质向

过程的本体论转型———向一种怀特海式的世界观的

转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在认知的、

实践的和政治的诸多方面（在此不作详细阐释），我

只想指出这种促成艺术家转向过程的更大的背景。

第二，今天另一个普遍趋势在于从尖端科学中，

尤其是从数字技术和生命科学中汲取灵感。这又是

应当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来看待的。今天我们正经历

着有关自我的理解及我们人类如何与周围的非人类

实体建立关联的观念上的深刻转变。我们正从一种

对立的世界观转向一种更具整体性的世界观。

几个世纪以来，从现代的早期阶段到现代性的

完全成熟阶段，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已经提上议

程。世界被看作只是由物质（广延之物）组成———

只是一种空间的、现世的、机械的存在，而且首先是

一种无精神实体。（在这方面，现代世界观显然不

同于在古希腊或基督教义中被发现的早期观点，根

据后者，精神乃是世界的一种固有的原则）。虽然

世界现在被视为只是无精神的物质存在，但人类却

相反，仍然被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理性的）存

在（思想之物），由此导致了世界和人之间的根本区

别———他们在原则上是异质的、不一致和不相容的。

理性并非某种世俗的东西，这一观点另外还得

到了坚持理性是人类独有特性的信念的支持，没有

其他动物能拥有理性，即便是与我们人类最接近的

物种。这似乎是为了证明理性不是源于世俗的世

界，否则将难以解释为什么理性不应在我们周围的

其他物种中同样得到发展。

这一系列观点导致了颇具现代性特征的人与世

界的二元性。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从世界（纯粹

的无精神的物质）导向精神，同样也没有办法能够

从精神导向世界。因此，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被认

为无法认识世界本来的模样，而只能按照他的认知

工具建构一个世界（比如康德、尼采、萨丕尔及其他

一些人所提出的至今仍在人文学科中发挥作用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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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学说）。

可是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已认识到现代立场

的两大支柱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人的理性不是一种超自然的才能，而是非

常自然地演化，是从动物的理性中不断地出现的。

动物王国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理性例子，从鸽子

的抽象能力到黑猩猩能理解同类的意向，能在镜子

中认识自己，甚至是仅仅通过深思熟虑便可以解决

问题②。因此，在非人类与人类之间存在着连续性。

其次，一般而言，自然与精神并不是对立的。从

很早的阶段（已处于宇宙演化时期）开始，自然便具

有了自我指涉的特征。对星系的形成或有机体的构

造来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驱动力量，最后对意识和

思维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２］
。因此，对物质

世界而言，精神并不是某种相悖的和不一致的东西。

恰恰相反，它本来就是世界的姻亲。它是世界发展

的产物，是其最内在的组织原则的体现。

这意味着自然不是与精神相对立而是向其敞开

的，这种精神是一种新兴的自然。相应地，人类不是

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而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甚至向文

化演变的转向也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文化演变仍

然依赖并受益于自然进化的成果。所以这两方面不

是对立，而是交融在一起的。

因此，思想方面的新议程是勘察在人类和非人

类之间的基本共性和连续性，并阐明其结果———无

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实践上。对人的理解不能仅从人

的方面出发，如同现代时期的所作所为。相反，我们

必须将自身进化的起源和动物的遗产考虑在内。

这同样适用于美学领域：艺术家不再以人类的

独特性和差异性为准则。他们不再遵循将人类视作

与世界和自然相对立的特殊实体的视角，从而不再

试图通过艺术作品，即借助对立于现实世界的艺术

作品来创造一个自主的世界。他们宁可尝试展示人

类与其他事物的深层共性———生物的和非生物的。

这种共性是今天的一项重大议程，并且它显然不只

是浪漫的幻想，而是完全现实的视角。每个手机用

户都知道物质负载着智力潜能，他很自然地利用基

于硅的智能和人性化智能之间的相似性，很久以来

便遗留了陈旧的现代二元论。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当代艺术家是如何在这

个以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为主题的框架内运用各种

不同形式的。

有些艺术家，比如像皮埃尔·于热 （Ｐｉｅｒｒｅ

Ｈｕｙｇｈｅ）创建了生物文化群落，从中很难再区分人
与非人之间的要素［作品“未开垦的”（Ｕｎｔｉｌｌｅ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２年第１３届卡塞尔文献展］。

另外一些艺术家致力于人造生命的项目，其中

自然进化的决定因素（突变、选择、变异、机会、人口

等）被转化为调整图像演变的运算法则。自然进程

在这里充当了艺术过程的模型。

第三种可能性是生物艺术。它超越了自然和艺

术演变的纯粹的相似性（就像人工生命的特点一

样），宁可通过艺术和科学的程序创造新的实物，比

如，不仅仅是艺术品，有时甚至是能够复制和再现的

有生之物。

在此，我们显然有了一个有关超越美学的美学

艺术实践个案：一种向科学、自然、生活世界和技术

开放的美学。而且令我高兴的是，我们这个专题小

组中有一位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爱德华多·卡茨

（ＥｄｕａｒｄｏＫａｃ）。一会儿我将把他介绍给大家。
除了来自芝加哥的艺术家爱德华多·卡茨以外，

我还邀请了北京的美学家彭锋。你们中很多人从以前

的美学大会和他的著作中认识了他。他不是一位守

旧的美学家，而是非常有创新精神，重要的是，他对艺

术的态度是开放的。他是２０１１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中
国策展人，同时他还是艺术家、作家，他还精通音乐。

因此，他应该得到各样的关注和尊重。

邀请一位当代艺术家和一位与艺术结合紧密的

美学家，当然是一种纲领性的姿态。美学家更密切、

更多面地接触审美实践者和艺术家，我认为是重要

的和有必要的。并且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想法

与本次大会组织者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在这次克

拉科夫美学会议期间和会议前后邀请的艺术家、组

织的艺术表演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爱德华多·卡茨。我只解释

为什么我认为在超越美学的美学话题方面，他是一

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我仅以一件作品为例。它名

为 Ｅｄｕｎｉａ，创作于２００３到２００９年之间 （图１）。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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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ｄｕｎｉａ是一种杂交的开花植物，是通过矮牵牛
花的正常基因组与爱德华多·卡茨的某些特定基因

的结合而产生的。爱德华多将自己身上掌管血液中

红色的基因输入到矮牵牛花的基因组中，于是，这一

基因现在在 Ｅｄｕｎｉａ中产生出红色的纹理（图２）。

图２

　　这是一例典型的“转基因艺术”———爱德华多
于１９９８年创造的一个术语（就像他自 １９９７年以来
提出的“生物艺术”的术语一样）。Ｅｄｕｎｉａ以我之前
提到的人与非人之间的共性和连续性为主题，并且

它肯定是代表了一种超越传统意义的美学和艺术的

艺术作品类型：它已与科学、人类学、工程学联系在

一起，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同时还是一种新的生命

存在。在我看来，超越美学的美学在此完全付诸了

实践。

注释：

①　本文是第十九届克拉科夫世界美学大会（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２１—２７日）上以“超越美学的美学”为标题的专题讨论

会的引言。

②　在沃尔夫冈·克勒于１９１７年出版的有关他后期在特尼

里弗所做的著名实验的报告中，已明确提出了这一点。

请参阅沃尔夫冈·克勒的《类人猿的智力》（伦敦：劳特

利奇出版社，１９２５年），还可参阅康拉德·洛伦茨的《镜

子的背面：试论人类认知的自然历史》［１９７３］（慕尼黑：

德国袖珍书籍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 １６５—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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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文化间共建“全球生活美学”①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作为今日国际美学界出现的最新的思潮之一，
“生活美学”被普遍认为形成了新世纪最新的美学

运动。按照西方学者的基本理解，一方面，从反对方

面来说，“生活美学”是对于传统的狭隘美学方法的

反拨，因为这种方法仅仅“以艺术为中心”而忽略了

更为广博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从建构方面而论，

“生活美学”所要寻求的正是，艺术经验与其他类型

的“生活经验”之间的连续性，并对于这种经验的连

续性进行积极认知。

经过了所谓“生活美学转向”，美学研究的对象

终于发生了根本转变，与美学相关的人类活动，并不

限于拥有“审美属性”的艺术或者自然，人类的“审

美经验”便拥有了超越艺术与自然的更广阔的意

义，美学由此真正回归到了生活世界。这就意味着，

在生活美学革新之后，所谓的“审美分析”开始转向

了生活世界的所有领域，这便极大地拓展了美学研

究的领域，并开始在东西方美学界得到了同步性的

推进。

一、生活美学的兴起：在东西方之间

在“后分析美学”的整体历史语境里面，西方美

学界都出现了“生活美学”的新思潮，具有双向共同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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